
深切 怀 念 卢鹤 级 先 生

吴 寿 徨 胡 华 深
�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�  !! ∀#∃ �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  ! %∀ &∃

中国科学院院士
、

复旦大学教授
、

我们的好

老师卢鹤级先生于  # # � 年 % 月  ∋ 日
,

在书桌上

突然发病
,

与世长辞
(

真正实现了他讲的
“

活着

一分钟
,

就要有一分钟的意义
” (

当我们获知这

一不幸消息时
,

感到万分悲痛
(

仅仅在几个月

以前
,

 ( # # ∋ 年 ) 月 # 日
,

我们和杨长生
、

叶春堂

∀ 人
,

代表正在母校集会的 ∀ ! 多名同班同学
,

到

卢先生家里看望
,

表达大家对恩师的问候和感

激之情
(

那天
,

卢先生精神很好
,

一一询问了我

们和许多 同学的工作
、

身体和家庭情况
,

也谈

了 自己 的工作和身体
,

在堆满了论文
、

书稿和

信件的书桌旁
,

再一次表达了生命不息
、

战斗

不止的想法
二

在接近 & 小时的谈话之后
,

他留

我们共进午餐
,

我们怕他太累
,

谢绝了
(

最后他

和我们合影 留念
,

互道珍重告别
(

当时我们觉

得卢先生虽走动已不甚方便
,

但精神矍拣
,

吐词

有力
,

极少迟暮之态
,

完全想不到一别竟成永

诀
(

如今面对当时的合影
,

历历往事
,

又都如在

目前
(

我们最初 认识 卢先 生
,

是在  # )∀ 年秋到

 # ) ) 年夏
,

他在复旦大学为我们讲授热力学和

统计物理
(

当时他才满 ∀! 岁
,

但 已在核理论
、

可压缩流体的粘滞性理论等许多方面作出了杰

出贡献
,

以
“

卢鹤级不可逆性方程
”

等驰名中外
,

是少数物理学一级教授之一 但他完全不像某

些人那样
,

对青年学生不屑一顾
,

或者把讲授基

础理论课程看得无足轻重
,

而是严肃认真地准

备好每一堂课
(

听卢先生讲课
,

一方面是增长

知识
,

一方面也是一种艺术享受
(

他特别重视

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
,

无论什么高度抽象的概

念或者复杂的数学表达式
,

一经他的讲授
,

似乎

一切都很 自然
,

他的语言准确规范
,

语调不 紧

不慢
,

逻辑清楚明确
,

绝无废话
,

也决不赶进度
(

他的风格严谨而不枯燥
,

有时还会引证一下《儒

林外史》
,

引得大家哄堂大笑
,

然而和所讲基本

内容是那 么贴切
(

 # ) ) 年
,

我 国开始创办 自己 的原 子能事

业
,

卢先生响应祖国号召
,

毅然取消了已经准备

得很成熟的在复旦大学开设新的分子物理专门

化课程的计划
,

来到北京
,

在北京大学物理研究

室 �后改名为北大技术物理系∃特设的班级中讲

授中子物理和加速器课程
,

这是在我国首次开

设 的两 门专业课程
(

这个班级 的学生 如钱绍

钧
、

王乃彦
、

冼鼎昌
、

叶立润
、

郑绍唐
、

胡华深

等是从全国六所重点大学挑选来的
(

在这里卢

先生又一次用他的高深的学述造诣和高超的教

学艺术
,

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核物理和核工

业专业人才
,

这些学生 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

国核工业的骨干力量包括好几位 院士和将军
,

并为我国的核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
(

)! 年代后期
,

卢先生调 回复旦
,

开始担任

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
,

后来又从事建立物理二

系的工作
(

那 时吴 寿惶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工

作
,

卢先生正好是直接领导
,

有了更多的机会接

果
,

在他们的论文中描述了原子核裂变
(

铀核裂变的发现使人们找到了一条能够释

放核能的具体途径
(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
,

很多人热衷于利用原子核释放的大量能量制造

原子弹
(

迈特纳也被邀请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

作
,

但她拒绝了这一邀请
,

并希望制造原子弹的

计划不能实现
,

坚决反对使用原子弹
(

 # ∀ ∀ 年为表彰哈恩用慢中子轰击铀核获

得的反应产物中发现钡
,

将该年诺贝尔化学奖

授予了哈恩
(

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迈特纳对核裂

变的发现作出的重要贡献
(

#卷∋期 �总) ∀期∃



受卢先生 的指教
(

作为一个青年教师
,

一下子

就要面向 % ! ! 多人上大班课
,

不免有点拘谨
,

上

课效果也往往随着 自己对有关内容掌握的程度

不同而忽好忽坏
(

卢先生对青年人一面大胆放

手使用
,

不在细节上过多干涉
,

一面经常通过亲

身的示范和朋友般的谈心
,

引导我们走上正确

的途径
(

他并不长篇大论地叫后辈必须这样
,

必须那样
,

往往是通过三言两语谈自己体会的

方式来帮助青年
,

但是他的这些言论却对我们

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以至治学方法留下了永

远不能磨灭的影响
(

这里举一些留存在我们记

忆中的例子
∗

“

讲课乱
,

往往是 由于我们理解不透
,

头脑

里只有一大堆原始材料
,

没有整理好一个清楚

的思路
” (

“

当老师 的先要 问 自己
,

你 爱不爱称那 门

课+ 你讲课的人 自己觉得谈而无味
,

怎么能够

吸引住听众 +
”

“

我们讲一条原理
,

你对原理本身当然是 明

白的
,

但它与上下左右其他学科的关系
,

它的发

展前景怎样
,

就不一定完全清楚
(

你懂得越多
,

物理概念越清楚
,

你讲的课也就会越好
( ”

“

不要以为你讲得越多
,

写得越多
,

就表 明

你学问越大
(

为政不在多言
,

为学也不在多言
(

多言有 时反而表示你抓不住核心问题
(

爱因斯

坦这些大物理学家写的东西
,

往往出发点很简

单
,

用的数学也不复杂
,

但是反映的物理思想十

分深刻
,

这种工作才真是漂亮的工作
( ”

“

一项真正 的理论不在于看它用了多少数

学
,

甚至也不仅仅看它能够解释多少已知的现

象
,

重要的还在看它能不能作 出新的预言并且

得到证明
(

作不 出明确预言的理论是没有多少

价值的
( ”

“

能够把许多复杂现象概括起来
,

作出简单

明了的表达
,

并且能够指导下一步实践的
,

才是

有用的理论
( ”

当吴寿惶请教
,

为什么有些人学术水平不

错
,

但就是讲不好课时
,

卢先生说
∗ “

除了 口齿问

题
,

主要在于你是不是 了解你的学生
,

是不是真

正关心你的学生
( ”

卢先生业余爱好京剧
,

有时

会粉墨登场
,

 # ) ) 年除夕在北大教学期间曾为

学生们清唱京剧
(

他说
∗ “

演戏要进人你所演的

角色
,

上课则要进人学生的角色
,

经常想到学生

已经懂了什么
,

还要克服 哪些障碍才能学懂什

么
( ”

他还教我们上课时借鉴京剧的道白
,

不是

一般谈天
,

语言要合乎正规的文法
,

对于重要

的
、

复杂的句子
,

要讲得慢 些
,

咬字吐句要清

楚
(

卢先生 自己上课就给我们作出了典范
(

卢先生对后 辈平等相处
,

热诚关心
,

绝无架

子
,

从不冷谈
(

我们每次去见卢先生
,

都是如见

亲人
,

如沐春风
,

什么问题都可向他提出
,

而他

也尽 一切可能为我们解答
,

好像他时间非常充

裕
(

吴寿惶在学生时期
,

有一次考试前夜
“

临时

抱佛脚
” ,

到卢先生家去求教一个问题
,

原想只

要 占用卢先生  ! 分钟就够
(

结果卢先生说
,

你

这个问题很好
,

我要详细讲一讲
(

他拿出吉布

斯的文集一 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
,

直到夜里十

点多钟才结束
,

等于专门开了一次讲座
(

学生

告辞时
,

他说
,

现在我要开始工作了
(

郑绍唐
、

叶立润和胡华深等
,

在北大和复

旦都 曾多次去看望卢先生
,

畅谈一切
,

有时还 留

下吃饭 �卢夫人吴润辉女士对学生也很热情关

心
,

不幸先卢先生而去 ∃
,

当卢先生作为政协委

员来到北京
、

西安时
,

也总要和我们相见欢聚
(

对于我们工作中的每一点成就
,

他都高兴

地加 以肯定
,

指导和支持我们更好地工作
(

例

如  # � # 年卢先生在美 国宾夕法尼亚讲学
,

当他

读到胡华深的一篇论文稿时
,

立即写信肯定
“

这

是个新工作
,

应该在《核物理学报》上发表
” ,

但

同时指出
“

文中说理处无妨多说些
,

使读者便于

理解
,

就更好了
( ”

又如  #, 年 ∀ 月胡华深的两

篇论文得到第  � 届国际晶体学大 会作分组 口

头报告 的邀请
,

卢先生得知后表示
“

这太好了
,

既是你个人的荣誉
,

也是对我 国学术地位高升

的承认
” , “

祝你成功
” (

卢先生离开了我们
,

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

进人 了老年
,

我们一定要在为时 已不很多的工

作年月里
,

遵照卢先生的教诲
,

力争为祖国多做

一些工作
,

为下一代多提供一些铺路石
,

以此作

为对敬爱的卢先生的永远怀念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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